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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谷雨过后的一天清晨，我散步

路过王树声大将一家曾经居住过的平

房，思绪万千。一排建于 20 世纪 50 年

代的平房，静静地矗立在阜外大街 34号

院的一角。2020 年 10 月，大将夫人、老

八路，99 岁的杨炬仙逝后，这里便显得

更加安静了。

20 世纪 60 年代，中央军委领导提

出从原总参测绘局、总军械部和北京

市委党校三地选一处作为解放军报社

新址。我因担负拍摄三址资料上报中

央军委的任务，参加了选址工作，来到

阜外大街 34 号（原总军械部大院），见

到了王树声大将。

那 天 ，王 树 声 大 将 正 在 院 里 散

步。他穿着一身便装，慈眉善目，神态

极为谦和慈祥。得知我们是为解放军

报社选新址的同志，他特别高兴，亲自

陪同我们，主动当起引路人和解说员，

为我们详细介绍大院的特点、结构、景

色、优势。

王大将说：“总军械部缩编划归总

后勤部后，大院子就空了出来。你们

要是搬进来办公、住宿，绰绰有余。就

是 没 有 印 刷 厂 ，但 还 有 点 空 地 可 以

盖。”

我们说：“我们要是真看上了王部

长规划超前的花园式营院，您舍得给

吗？”

王大将听后哈哈大笑，说：“我欢

迎 你 们 解 放 军 报 社 搬 进 来 ！ 我 敢 说

这个坐北朝南的大院子，非常适合办

公 住 宿 ，六 层 办 公 大 楼 够 你 们 用 了 ，

楼 前 有 花 园 ，春 天 鲜 花 盛 开 ，夏 天 绿

树成荫，你们编写累了可以在这里散

步休息。再往南是菜园和果树园，管

理 好 了 食 堂 用 菜 可 自 给 自 足 。 劳 逸

结 合 对 你 们 这 些 文 化 人 的 身 体 是 很

有 益 处 的 。 整 个 大 院 从 南 至 北 呈 长

方形，砖瓦到顶的宿舍楼房排列在东

西两边，中间三座五层大楼把院子隔

开 ，形 成 北 花 园 办 公 区 ，南 边 菜 园 果

园生活区，食堂、小卖部、理发室一应

俱全。北门外交通便利，南门外都是

国家机关……附近玉渊潭人民公社的

桃园，春天鲜花盛开，八九月份果实累

累。院内院外就是一个大花园！”王大

将如数家珍的介绍，坚定了我们搬进

来 的 信 心 。 选 址 报 告 呈 给 军 委 领 导

后，很快批了下来。

1969 年下半年，解放军报社开始

规 划 搬 家 ，厂 房 建 设 工 作 也 紧 张 开

展 。 王 大 将 经 常 到 施 工 现 场 看 望 官

兵，给我们讲“南泥湾大生产”的故事，

激励我们接续奋斗，有时他还和大家

一起干活。

1970 年底，解放军报社办公、印刷

全部搬到这座大院。从此，我们和王

大将及他的家人成为邻居，结下了不

解之缘。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春天，王大

将经常带着工作人员和家人在院子里

植树、浇水、整枝。他尤其钟爱院里一

棵生长了 300 多年的古槐，碰到干旱季

节，亲自挑水浇树，打药灭虫，让这棵

古树更显勃勃生机。大将夫人杨炬，

也特别喜欢这棵古槐。每到夏天，她

便在古槐下乘凉，慈祥地看着大院里

的孩子嬉笑追逐，真切感受大院里的

邻居们安居乐业。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军报有个

好习惯，每到星期六早上，全体人员都

参加打扫大院卫生。王大将有时也会

带着工作人员和家人参加。他说：“要

自觉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这其间，

王大将对军报大院的绿化工作提出了

很多好的建议都被采纳，这座营院的

建设也一天天变得更加完善起来。

那时，我们几乎是天天和王大将

见面。老将军见了大家，不论干部战

士还是职工，都热情主动打招呼，问长

问短拉家常，官兵从心里崇敬王大将，

也把他当成知心朋友，在他面前无拘

无束，有说不尽的心里话。

1972 年下半年的一天，王大将碰

上我，亲切地说：“小孙，哪天有时间给

我 们 全 家 拍 个 合 影 好 吗 ？”我 欣 然 答

应 。 记 得 那 年 10 月 的 一 个 星 期 天 早

晨，我肩挎方镜箱照相机来到王大将

简朴的平房住处，一进门就受到王大

将一家的热情欢迎。王大将请我坐下

后，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陪我说话，

非常平易近人。过了一会儿，我准备

好照相机，大家一起走出东大门，一家

人迎着朝霞站在门前。王大将和夫人

站在前排，二儿子王楚还站在他们中

间，女儿王宇红、大儿子王鲁光和小儿

子王建初站在后排，形成了一个前后

三三制队形，全家人其乐融融地对着

相机镜头。我在镜头中看着王大将幸

福的一家六口人，心里也十分兴奋，便

快速按动快门连拍四张。当我提出给

王大将和夫人再拍张合影时，王大将

说：“不拍了，够了够了，节约点胶卷，

留着拍官兵。”事后，王大将还神秘地

对我说：“你可是给我们拍全家福的第

一人哟！”我说：“我愿意年年给您全家

拍 团 圆 照 、幸 福 照 、儿 孙 绕 膝 满 堂 彩

照。”王大将一家人听后都笑了起来。

回到屋子里，王大将陪我坐下聊

天。他深情地对我说：“军报的宣传对

提高部队战斗力很管用。战争年代，

我们行军打仗靠手抄的标语口号鼓舞

斗志。现在条件好了，你们要齐心协

力把军报办好，我是天天看军报的，离

不开啊！”最后，王大将还关切地问起

我的个人基本情况。当他得知我准备

不久后的元旦结婚时，高兴地站起来

说：“太巧了！太巧了！我大儿子王鲁

光也是元旦结婚，我给你们俩一起办

了 吧 。”我 激 动 地 说 ：“ 谢 谢 首 长 的 关

怀！”

王大将一向公私分明，对儿女家

教很严格。儿女们办任何事都不允许

用他的专车。1972 年 12 月 26 日，王鲁

光骑着自行车出报社北大门去筹办婚

礼的有关事项。那天早上雾很大、天

气湿冷，他的一只手套掉在了马路上，

便下车弯腰去捡，没料到一辆无轨电

车从后面驶了过来，把王鲁光撞了个

正着，当时就倒在了地上，被救护车送

进 301 医院抢救。

事故发生之后，电车车队的领导

也傻眼了，开国大将、国防部副部长的

儿子被电车撞得胸椎错位合并完全性

截瘫。肇事司机的家里更是乱成了一

锅粥，司机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等待

他的会是什么。

王鲁光是个健壮英俊的男子汉，

我们之间关系密切。他 1970 年清华大

学毕业后参军，人正直憨厚、进步也很

快，家人对他寄予了厚望。发生了这

样的事情，王大将一家都笼罩在悲痛

中。但在得知肇事司机一家上有老下

有小、家境贫寒之后，王大将专门请人

转告肇事司机，饭还是要吃的，以后吸

取 教 训 就 行 了 ，我 们 就 不 追 究 责 任

了。寥寥几句话，展示出开国大将像

大海一样宽阔的胸襟。1973 年元旦，

我和妻子举行婚礼，大将的儿子王鲁

光却住在医院里。在这种情况下，我

们没敢请王大将参加婚礼。我们默默

地祈祷王鲁光早日康复，还王树声大

将一个健康的儿子。

……

平 房 院 子 里 ，种 着 一 棵 紫 玉 兰

树。晨风里，这棵紫玉兰树伸展着枝

干，紫白相间的花朵，片片精巧，似在

莹 雪 中 浸 过 ，似 用 白 玉 雕 刻 ，美 得 高

雅 、美 得 朴 素 ，溢 满 了 人 间 纯 洁 ……

那 天 ，我 突 然 想 到 ，这 些 闪 现 王 大 将

高洁品格的点滴往事，不正像是这棵

紫 玉 兰 树 吗 ？ 它 在 岁 月 里 静 静 地 生

长 ，总 是 给 听 过 、见 过 它 的 人 心 里 送

去温暖。

晨风里的紫玉兰树
■孙振宇口述 徐 生 伍国举整理

马里梅纳卡的夜空，通透寂寥。我

头戴钢盔，穿上防弹衣，走向了位于联

马团梅纳卡超营的高架哨楼。几个月以

来，从悲恸万分到渐渐平复，我经历了

一段难熬的时光，到此时才慢慢接受了

父亲突然去世的现实。每当我遥望夜空

时，父亲慈爱温暖的目光就会浮现在我

脑海里。

该怎么形容父亲的形象呢？我曾

听亲朋好友说，父亲年轻时是村里的

帅 哥 ， 相 貌 堂 堂 。 但 我 印 象 中 的 他 ，

是 简 衣 粗 食 、 满 身 是 泥 、 一 身 的 汗

味，常穿一双解放鞋，地地道道的农

民 形 象 。 由 于 常 年 农 忙 劳 累 的 缘 故 ，

他身材瘦削，有些驼背，满手厚厚的

老茧，一到冬天，手背就裂口子，贴

满胶布。

父亲似乎从来没停止过劳作，刚

忙 完 家 里 的 农 活 ， 就 又 要 出 门 务 工 。

他 平 时 爱 吃 零 食 ， 干 完 活 回 到 家 里 ，

晚饭后打开电视机，嘴里也总想吃点

什么才行。我当兵休假回家时，总会

买一些小零食带给他。他会评价哪个

好吃，哪个不好吃，叮嘱我下次少买

点。那个场景，我记忆犹新。

我小时候很调皮。村里谁家的庄

稼坏了，谁家池塘的鱼死了，差不多

都是我干的。每次回到家，父亲总少

不 了 对 我 进 行 一 番 批 评 教 育 。 一 次 ，

父亲气得打了我，严肃地告诫我：“学

习不行我还能接受，毕竟每个人的接

受能力不一样，可你的人品必须好。”

渐 渐 地 ， 父 亲 的 威 严 在 我 心 中 扎 下

根，只要他说的我都不敢违背，我也

慢慢成了村里人人都夸的“乖孩子”。

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临走

前，父亲叮嘱我：“部队和家里不一样，

一定要守规矩，听班长的话，好好努

力，多吃点苦对你有好处。”说完后，父

亲就转身离开了。那天，父亲离开的背

影，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黑色的外

套，单薄的背影，每次想起都是心酸，

都是想念。

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父亲骑着摩

托车去车站接我。两年多未见，那些

埋在我们心中的思念，一时竟不知该

怎 么 表 达 ， 父 子 俩 都 傻 傻 地 笑 起 来 。

我入伍第三年，单位筹备组建赴南苏

丹 （瓦乌） 维和工程兵分队。在父亲

的支持下，我报名参加。抵达任务区

后 ， 这 里 的 所 见 所 闻 对 我 触 动 很 大 ，

让我强烈感受到，自己能生长在和平

的祖国是多么幸福。只要有机会，我

便把自己的感悟和父亲分享。父亲则

每晚都会准时收看新闻，尤其是军事

频 道 ， 总 期 望 能 找 到 与 我 相 关 的 消

息。

那次维和任务结束后，组织第一

时间安排我们回家休假。到家后，我

迫不及待拿出联合国授予的和平荣誉

勋章和原济南军区授予的维和荣誉勋

章。父亲放在手里反复端详，一时间

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2021 年春，单位又开始组建中国

第 9 批赴马里维和工兵分队。父亲再

次坚定地支持我前往。通过人员初选

后，我请了 5 天假回到家中。那些天

里，父亲破天荒地没有去干活，而是

一直在家里陪着我。归队那天，父亲

送我到车站。等车时，他递给我一支

烟，自己也点了一支，一边抽一边对

我 说 ：“ 到 外 面 了 好 好 照 顾 自 己 ， 家

里 有 我 在 ， 你 别 担 心 ， 好 好 干 。” 我

故 作 轻 松 地 回 答 ：“ 您 还 不 放 心 您 儿

子 嘛 ， 没 问 题 的 。” 我 知 道 ， 他 短 短

的 几 句 话 里 ， 藏 了 太 多 太 多 的 不 舍 。

那 支 烟 抽 完 后 ， 父 亲 就 转 身 离 开 了 。

还是 10 多年前那个熟悉的背影，瘦削

的 身 子 、 黑 色 的 衣 服 、 老 旧 的 解 放

鞋。我鼻头忽然一酸，两行泪夺眶而

出。

后来，我随分遣队的官兵部署至梅

纳卡。一天清晨，我看见母亲的未接电

话，心中升起一丝不安。接着，妹妹发

来的一段语音：“哥哥，我们没有爸爸

了。”

原来，父亲到邻县务工，被突然

掉落的吊机砸中，意外身亡。我怎么

也不敢相信这个消息，一时间无数个

画面冲进我的脑海，回想起父亲说过

的每句话，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得

知父亲去世的消息后，组织给予我很

多 关 爱 。 分 队 领 导 第 一 时 间 联 系 国

内，请单位派人赶赴我的老家，参加

我父亲的葬礼。

下哨后，我走到营地操场。夜色

宁静，我对着祖国的方向，敬了一个

军礼。能代表祖国在海外执行维和任

务，能与战友们并肩作战，是我的骄

傲 ， 更 是 父 亲 的 骄 傲 。 等 到 凯 旋 时 ，

我 会 满 载 荣 誉 去 看 他 ， 给 他 敬 个 军

礼，说出在我心里默念了无数遍却从

没 说 出 的 话 ：“ 亲 爱 的 爸 爸 ， 我 爱

您。”

海天万里遥相忆
■王修碧

那年那时

儿时，吃过晚饭后，我常去邻村玩，

总是直到夜色深沉才想起回家。特别是

秋冬时节，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呼啸而过

的寒风冻得我浑身瑟瑟发抖，伸手不见

五指的黑暗让我提心吊胆。还没到村

口，我就迷了路，急得站在原地哇哇大

哭。这时，母亲总会踏着夜色来寻我。

回家的路上，我紧紧抓住母亲的手，一刻

也不敢松开，心里的恐惧渐渐消散。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她来学

校看我，正赶上我下课。我又惊又喜飞

奔过去。虽是冬天，但母亲气喘吁吁，额

头上布满细密的汗珠。她变戏法般从口

袋里掏出一块麦芽糖，小心翼翼地剥掉

糖纸，将糖块取出，轻轻地塞进我嘴里，

麦芽糖的香甜瞬间触动了我的味蕾。“回

去吧，好好上课。”母亲把我的手放在她

手心，一边搓，一边叮嘱道。我恋恋不舍

往教室走去，有好几次，回过头看，母亲

还站在原地。

我读军校期间，母亲生了一场大病，

家人带她来我军校所在的城市看病。我

火急火燎地赶去医院，看到憔悴的母亲，

心 里 一 阵 发 酸 ，眼 泪 不 自 觉 地 流 了 下

来 。 母 亲 伸 出 消 瘦 的 双 手 ，握 住 我 的

手。渐渐地，她的手开始颤抖。她在强

忍疾病折磨所带来的痛苦。我不知所

措，只是紧紧地回握，内心惶恐不安，仿

佛回到儿时走夜路，生怕一松手，母亲就

不见了。良久，母亲安静了下来，疲惫地

说：“我看到你就心里踏实了，快回去上

课吧！”那天，我刚走出住院部大楼，便接

到了母亲的电话。“儿子，下雨了，快把雨

伞撑开，别冻着。”我回过头来，母亲正站

在病房窗户旁，远远向我招手。我赶紧

把雨伞撑开，含着泪走入人群。我知道，

母亲一定还在窗边寻觅我的身影。

这些年，每次休假回家，我总喜欢拉

着母亲的手聊天、散步，说说部队的经

历。母亲的那双手不再年轻，但一直温

暖着我的心，前路漫漫，让我无畏风雨，

走一程，再走一程。

手心里的温暖
■王明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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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人

图①：王树声大将一家的合影。图②：院子里的紫玉兰树。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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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心里话

1998 年 夏 ，得 知 远 在 辽 宁 的 大 伯

生 病 住 院 ，父 亲 带 着 我 从 山 东 老 家 乘

坐一天一夜的火车赶去探望。大伯的

孩 子 们 都 不 在 身 边 ，我 看 着 伯 母 颤 颤

巍 巍 的 样 子 ，便 和 父 亲 说 要 留 下 来 照

顾伯父。

伯父曾是一名导弹兵。当兵那些

年，他长年在外，家里基本上都是伯母一

个人在操持。伯母和我说，当军嫂不容

易，但心里感到踏实，建议我找对象也可

以考虑找军人。夏去冬来，经人介绍，我

认识了爱人“窦班长”。那时，他已当兵

8 年。我们在大伯家见的面，他不太爱

说话，但给人感觉很踏实。

后来，我们靠书信交流了近一年。

大伯身体康复后，我回到了山东老家。

窦班长说，等农忙时休假，他要来山东看

我。我以为他只是说说，没想到真的来

了。那一年秋收，我家是左邻右舍中完

成得最快的。为此，我父母对他非常满

意。1999 年冬，我俩喜结连理。

2003 年冬，我带孩子到部队探亲。

由于部队住房条件有限，我们在离部队

两公里外的老乡家租住。来队将近两

个月，我亲眼见证了爱人忙碌的工作状

态，他基本上每周只能回家一次，而且

到家都很晚。我有时候忍不住想向他

抱怨，但看到他疲惫的样子，又把话咽

了回去。

2007 年，爱人晋升为高级士官，我

和孩子随军。后来，空军组织第六届“十

大杰出青年”颁奖晚会，邀请家属一起参

加。我和爱人开玩笑：“窦班长，你不也

就是兵龄长一些、干得多一些嘛！”但当

在现场看到他热情洋溢地做报告，听他

讲述从事战斗机维护保养 16 年的经历，

再想到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时，我的眼

泪不禁掉了下来。特别是听到他在台上

说对妻子感到亏欠，我的眼泪更是止不

住……从那天开始，我真正理解了自己

的爱人。

2012 年 ，部 队 和 地 方 政 府 联 合 解

决军属工作问题，由于我年龄偏大，部

队专门派人为我出面协调。安排的工

作 单 位 虽 说 离 家 远 ，但 我 十 分 珍 惜 这

个 工 作 机 会 。 闲 暇 时 ，我 还 经 常 作 为

志愿者为社区孤寡老人打扫卫生。在

帮 助 他 人 这 方 面 ，爱 人 一 直 是 我 学 习

的 榜 样 。 他 老 家 有 一 个 男 孩 ，学 习 成

绩 优 异 ，但 是 家 庭 条 件 困 难 。 他 和 我

商 量 后 ，每 年 拿 出 1000 元 钱 资 助 男 孩

上 学 ，如 今 这 个 孩 子 已 经 考 上 了 大

学。这些年，他还先后资助过 5 名贫困

学生。

2017 年，爱人所在单位整编，他本

人要分流到黑龙江。当时他们正在南

方执行任务。我打电话和他说：“你应

该算是老同志了。咱们刚把爸妈从老

家接过来不久，能不能向组织申请留在

驻地？”他说：“媳妇，同志们都去了，我

作为一名老兵，还是一名典型，怎么能

在这个时候给组织添乱？”临走那天，我

去 送 他 。 结 婚 18 年 ，我 从 没 见 他 流 过

眼泪。但是，在他登车的那一瞬间，我

看到他流泪了。是啊，望着自己曾经工

作 生 活 26 年 的 营 院 ，他 心 里 该 有 多 不

舍……

2020 年春节前，疫情突然发生。当

时，爱人休假回家，我们本计划带着儿子

出去走走，但我接到单位通知，要求马上

集合并开展防疫工作。那天，爱人坚定

地告诉我：“现在单位需要你，家里有我

呢！”有了他的支持，我心里感到非常踏

实。

当 天 中 午 我 吃 饭 时 ，接 到 了 他 打

来 的 视 频 电 话 ，他 说 很 为 我 担 心 。 我

笑 着 对 他 说 ：“ 过 去 都 是 你 在 冲 锋 陷

阵 ，这 次 让 你 看 看 我 这 个 军 嫂 的 担

当！”

如 今 ，我 与 爱 人 已 经 携 手 走 过 23

年。有人曾问我嫁给军人的感受。我

说，他守国，我守家，这份责任馈赠给平

凡生活的是，温暖与深情。2019 年，儿

子考上了军校，顺利接过他爸手中的钢

枪，成为一名军人。儿子第一次放假回

家时，给我敬了一个标准军礼。那一刻，

我的眼睛湿润了……

温
情
馈
赠

■
王
卫
莲

岁月有情


